
1/8 

 耶誕暗潮 

        梳理長髮的同時，彩潔心裡即有預感，她的初戀將畫下句點。 

        今天舉辦耶誕舞會，她的雙胞胎哥哥因為社團表演，很早出門準備。她與朋友約

定一起搭車，男友則是在現場碰頭。雖然很不想承認，但在耶誕舞會中和男友談判是

件煞風景的事。她簡單打扮，再次確認後就出門。 

        公車比預想中來得快，搖晃不穩的車門敞開，她的朋友已坐在窗邊。彩潔刷卡後

坐在她身旁，發現她一直盯著手機看。 

      「彗星？」  

     「幹嘛？」綽號彗星的朋友看她一眼，皺眉頭，「這個髮型是怎樣？綁馬尾就算

了，好歹也弄得俏麗一點，綁這麼低好老氣。」 

    「太高儀隊的帽子會卡到，謝囉。」她轉向讓彗星重綁，「妳剛剛在看什麼？」 

    「照片。」 

    「什麼照片？」 

    「我不想講。」 

       窗簾不斷拍打至臉上，彗星不理會，繼續梳理頭髮。她細膩地拿出梳子仔細梳

齊，與她平時只用手梳順不同。 

    「小蒼蘭的香水。」彗星說。前往舞會的路上，氛圍不太對勁。她本來覺得是因為

自己沒有掩飾好情緒，但彗星不像是被她影響，反而一直藏有心事的感覺。 

     「妳也差不多該告訴我，關於妳男友有多爛的事。」彗星套緊手中的髮圈，彩潔感

覺頭皮被拉扯。 

      呼嘯而過的風景漸漸模糊。彗星大概以為她男友喜歡她哥，才講這麼重的話。 

     「哈哈，這要怎麼解釋……我哥應該才是爛人。」她輕笑出聲，「本來就是在我的

要求下試著交往，結果我哥居然想追求他。如果我哥跟我爭的話，我一定沒有勝

算……」愈說聲音愈低，低到連她自己也聽不見的程度。 

     「哈？」 

     「他昨天告白，但我今天才知道。」彩潔微笑著，眼淚卻有點溢出。 

      彗星什麼也沒說，只是默默遞上衛生紙。她看到彩潔微紅的眼角，目光又飄向窗

外。手中的節目單慢慢被她握出幾條折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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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下車走到學校，舉辦舞會的地點在育樂中心，在進校門口後的右手邊。順利進場

後，彗星說要找同班朋友，一下子就失去蹤影，只剩彩潔自己四處逛。她和男友並沒

有約定好在哪碰面，想等到兩人都到時再傳訊息。布置好的育樂中心不像平時見的明

亮寬廣，而是昏暗且擁擠。為了表演而設置的音響已佔去許多空間，昏暗的燈光本該

營造出曖昧的氛圍，此時綠色地板卻呈現詭異的青綠，反射在皮膚上，顯得臉色很

差。她知道差不多是開始的時間，對方應該到了，卻遲遲不查看手機。她還沒想好見

面後該說什麼。事實上，她連下一步要怎麼做也還沒想好。如果不主動提起這個話

題，以後也不讓他與她哥見面的話，是不是煩惱就能解決？ 

       手機頻頻震動，看來他傳訊息行不通改成打電話。在會場的同學因興奮而躁動不

安的竊竊私語朝她襲來，洋溢著青春的氣息。燈光聚集在舞台，使會場完全暗下。她

希望時間可以永遠停留在這刻。 

       但是這不可能，彩潔的男友在遠處招手，向她走去。 

     「那是新裙子？很適合妳。」璟寬說。 

       她的藏青色新長裙本來猶豫很久才換上，看來猶豫的時間沒有白費。 

     「嗯，搭冬裝很方便。」她沒有看他，「你不問我為什麼不看訊息或聽電話？」 

     「妳可能不方便接聽或是沒注意到。」 

    「你也沒有問我，我哥跟你告白這件事的感想。」 

      也許璟寬認為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，可是他們感情不順已有段時間，一周前他才坦

言自己對女生可能不感興趣，在性傾向上有點迷惘。 

     「以我們之間的感情來看，沒有必要介意。」他輕聲說。 

      她沒有回話，別過頭去。 

      往二樓看去，那裏是表演者的休息區，上頭的人在做甚麼都看得很清楚。她看見她

哥正倚在欄杆和一個很熟悉的人說話，仔細一看，那是彗星。她心跳漏一拍，避開視

線。她沒想到彗星會去找她哥，若是四人會合，舞會將變成搶人大戲。這是災難，所

以她現在得和璟寬立刻說清楚。 

      即使她不想在耶誕節分手。 

     「誠實回答，」她拉住他的衣角，「你對我哥有好感？」 

      他沒料到她會問這個問題，轉頭看她，「我不能說沒有，對不起。」 

      她似乎聽什麼東西碎了，可能是旁邊有人打翻飲料。才怪，舞會沒有提供飲料。 

     「那我什麼都沒聽到，同樣你也答應我，不要答應他的告白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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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「我昨天已經拒絕他，妳放心。可是……」他咬緊下唇，「不，沒事。」 

      即使是彩潔主動退出，他也不會答應她哥。他就是這樣的人。她忘不了一周前，步

步進逼問他時，他小心翼翼吐露真實想法的表情。 

 

      他們是在某個夜晚認識。那時，彩潔才剛加入儀隊，對於高強度的訓練還不適應，

高中的課業也不能怠慢，又加上月事，讓她差點在等公車的站牌旁昏倒。如果是在火

車站，她還能買點什麼舒緩，在四下無人的公車站牌，距離商店有點遠。她幾乎是癱

在長椅上，不知道有沒有力氣上公車。「妳還好嗎？」遇見的那個人是璟寬。他幫她

買熱茶，扶她搭上公車。淺聊後才發現是同學校的學生，他也恰巧在附近補習。於是

之後他們時常約好一起搭車，在人少的車上談天。也不是一直如此友好，每當彩潔心

情不好，沉默望向窗外，他也不會多問什麼，只會把他的掛飾——紓壓的捏捏樂拿給

她。她會一直按壓那個綿羊直到他下車為止。 

      時而接近，時而遙遠的距離，讓她產生從未有過的感情。 

      彩潔拿出勇氣踏出關鍵的一步，順利開始交往。可是在那之後，他們之間的相處仍

和朋友無異，雖然她很努力要求他，但這反而讓他不像以前一樣常笑。 

      現在回頭來看，她提出試著交往，是不是早就在讓他勉強？ 

      舞台上的樂團表演結束，台下響起掌聲，璟寬也跟著面無表情拍手。 

      這不是她要的。 

    *** 

      其實比起被稱為彗星，她覺得自己更像行星，守護耀眼太陽的行星。彗星與彩潔分

開後，她立刻去找彩潔的哥哥，想問清楚怎麼回事。這是身為彩潔朋友應該要做的行

動，然而她心裡清楚知道，她很不想這麼做。兩階併一階上樓梯，到二樓掃視周圍。

橘色的座椅灰舊得宛如褐色，鋪排在階台上。 

      彩潔哥哥正趴在欄杆上觀看底下舞台表演。她忍住朝他大吼的衝動，快步走到他旁

邊，大力拍他肩膀說：「你在想什麼？」 

      彩潔的哥哥朔澤往後跳一下，發現是熟悉的人才又趴回欄杆：「想待會要約璟寬吃

什麼。」 

     「你……！」 

     「停，妳要問他們？」他用下巴指人群中的兩人。 

     「你知道他們發展不順，為什麼還想搗亂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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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她很早發現彩潔與璟寬的異樣。本來聽到她交男友很替她高興，卻未曾在見面

中，看見他們親暱的模樣。牽手已是屈指可數，更何況擁抱以上的行為。她一直想問

彩潔原因，卻被以害羞為理由蒙混過去。轉而詢問璟寬，才知道原來他在對自己的樣

子感到迷惘。而她也是如此。 

     「我想贏過彩潔。」 

     「用這種方式贏她，我不覺得你會高興。」 

     「我知道。」朔澤垂下頭，「但她的存在讓我喘不過氣，我想做點什麼。」 

     「妳知道她是音痴嗎？這大概是我唯一比得過她的東西。」 

       她看見他放在一旁的吉他，然後是他的手。左手指尖上有層厚繭。 

     「妳問我在想什麼？我才想問妳在想什麼。我這樣做正合妳意不是嗎？」 

       台下如雷的掌聲襲來，彗星覺得深藏已久，無人知道，連自己也不知道的秘密被

攤開。她大概對彩潔早已不是朋友的喜歡。的確，他這樣做才是她內心真正所想。 

       在他們身後，和朔澤同樂團的團員小聲呼喚，示意他們差不多該下樓準備。 

     「妳想在她面前裝一輩子，還是趁這次，加入我？」他離開欄杆，拿起一旁的吉

他。明明身處在吵鬧的環境，但他們之間的沉默宛如凝固在空氣中。她上樓本來是想

維護好友，卻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她當然不想隱藏自己的心情，不想只停留在

朋友，卻也不想看到彩潔哭泣的樣子。但是就算她不想讓彩潔傷心，他們也註定無法

長遠。因為他們不在同一條路上，璟寬在對自己的樣子感到迷惘。 

       朔澤等不下去，轉身離開。 

     「好，算我一份。」她微微一笑。 

    *** 

       彩潔後來又和彗星會合，雖然很想問她為何見她哥，又說了什麼，但總覺得問了

也不會造成改變，所以作罷。彗星與璟寬的互動看起來和平常無異，他們隨意聊點近

況，抱怨之前運動會的天氣。彩潔只是聽他們講，一面望向舞台。接下來輪到朔澤的

樂團表演，他擔任主唱兼吉他手，明顯還不適應邊唱邊彈，但還是很精采的表演。所

有表演結束後，是慢舞環節，但彩潔只注意手機訊息，另外兩人也不太注意台上教舞

的講解。 

       朔澤整理完樂器下樓，朝他們三個走來。彩潔看他一眼，然後往育樂中心門口走

去，另外兩人也跟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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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彩潔好想逃跑。她為什麼要在耶誕舞會和自己的哥哥對峙？她當然清楚理由，不

過清楚和接受是兩回事。只希望他們接下來不要大打出手到所有人圍觀，她的耶誕舞

會毀了，她不能毀掉其他人的。 

     「我認真覺得這種情況好荒謬。」彩潔說。 

     「但也多虧這種情況，我們才能好好對話。」朔澤在外面的鐵椅坐下，鐵椅發出吱

呀的聲響。 

       他似乎刻意與門口的工作人員離一段距離，負責驗票的工作人員彼此笑鬧，並未

注意到另一頭互看的四人。 

     「事到如今，還想說什麼？」 

     「妳從來都不和我聊感情，我怎麼會妳在煩惱什麼。」 

      她站在他面前，「你很過分你知道嗎？從小就常把我喜歡的東西搶走，這次是我喜

歡的人。你其實只是想捉弄我不是嗎？那就不要把別人也牽扯進來，只讓我傷心不就

好了……」 

       彗星走到她身邊，輕拍她的背。彗星瞪著眼前的人，似乎不能接受他的處理方

式。 

     「我承認之前的行為，但是這次不一樣。我是認真的。」他輕握她的手，「而且這

我也不能決定，決定權在他身上。」 

       彩潔陷入沉默。她轉頭看向璟寬，他站在斜陽照射的柱子後，周遭皆是金色的方

塊，卻獨漏他站的區域。他在陰影中微笑，回應她的期待。會場內部隱隱傳來抒情的

弦樂。 

      看起來事情圓滿解決，然而並不是。璟寬還是會為自己的性向感到迷惘，與彩潔相

處時仍會對無法親密對待她感到自責。以及她的哥哥朔澤，退一萬步來說，如果他是

認真的，那之後是他會感到痛苦。更不用說璟寬坦承了他的真實感受，她卻對此視而

不見。她必須做出選擇。 

      「你好意思說你是認真的。」彗星說，一邊掐上他的肩膀，「講這種謊話，聽在真

正認真的人耳裡最討厭，對認真喜歡你的人也是。」朔澤像是被掐痛般直拍彗星的手

背，說：「突然掐我幹嘛！我難道不能認真喜歡別人？」 

     「在這種時候喜歡妹妹的男友鬼才相信。」 

     「是有規定不能喜歡已成情侶的人？他甚至都沒答應我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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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「你幹嘛喜歡不要臉的人？」彗星問璟寬。他嘆口氣，搖搖頭說：「我不能接受這

個說法，頂多有好感而已。」 

     「那把好感放回她身上，然後討厭這傢伙。」彗星說。 

     「喂！」 

     兩人喋喋不休指責對方，彩潔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她知道要阻止他們，但是看見那個

難以相處的哥哥被罵，她浮現只想默默旁觀的念頭。下午的斜陽好刺眼，彩潔瞇起眼

睛。 

      「他們吵累就會自動停下，來這邊。」璟寬似乎發現她在瞇眼睛，一手遮住陽光，

將她拉入陰影中。 

       他纖細的一面讓人喜歡他，現在卻使他們兩人陷入陰影中。不，或許打從她提出

交往的那刻起，他們就已蒙上巨大的陰霾。想要走出去，她就必須拿出勇氣，踏出關

鍵的一步，才能一起再度沐浴在陽光下。和彗星互吵正熱烈的朔澤，似乎注意到彩潔

細微的想法，直直盯著她。她忽然想起朔澤在聽見他們剛交往時，曾閃過的皺眉。 

       她牽起他的手，踏離柱子後的陰影。 

      「怎麼了？」璟寬問。 

     「我想分手。」 

     「咦？為什麼突然……」 

     「都是你的錯。」 

     「什麼意思？」 

     「雖然你一開始拒絕，但我還是堅持交往這點是我的錯。可是你無法持續下去要說

出來，大聲說你想分開當朋友！對我殘酷點，我才不會捨不得你的溫柔……」即使已

經下定決心，聲音還是有點顫抖。彩潔抹掉眼淚，小跑步離開育樂中心。 

     「彩潔——」彗星走沒幾步，立刻被朔澤抓住手腕。「現在該追的不是妳，是

他。」朔澤用眼神示意正猶豫中的璟寬，並塞給他一個東西，說：「交給她這個，講

你想講的。」璟寬看一眼手中的物品，離開他們追彩潔。 

 

      彩潔走到學校的中庭，踩上翠綠草地，才發現草尖的露水似乎還沒乾，她那件被注

意到的新裙子稍微被沾濕。她坐在一處露天的木椅上，放空看著天上漂浮的白雲。那

個吵雜笑鬧的舞會已聽不見，世界彷彿慢下來般。 

     「妳還好嗎？」璟寬問，在她身旁坐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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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「我累掛在公車站牌時，你也這樣問我。」她說。 

      他們沉默並肩坐著，像往常一樣。彩潔盡力說服自己，這一切只是回歸最初的模

樣。她拉了拉裙角，將它放在鞋子上。 

     「我很討厭這種試探性的問法，像是施捨。」 

     「抱歉。」 

     「不要道歉。」 

       從遇見的那時就一直沒變，如果他們吵架，先退讓的總是他，即使他是對的。那

麼現在該是她退讓的時候。 

     「不過在很累的時候，這句話就像救命繩索。我大概一直在等那句話，等有人看

我。」 

     「我不是喜歡你，而是那個剛好在位置上的人。」彩潔說。 

       她希望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對他說謊。與現實結合的謊言最能讓人信服，

她也想騙過自己，騙自己只是喜歡剛好在位置上的人。 

     「那幸好我有及時出現在那個位置上，才能遇見妳。」他攤開手掌，是一隻綿羊玩

偶，「現在是時候離開了，因為有人等著坐。不過，在位置空著的時間，牠可以陪

妳。」 

       彩潔接過玩偶，綿羊在手中的觸感澎澎軟軟，像是他給人的感覺。流乾淚的臉被

強風拂過，冰涼卻沒有風沙刮磨。她把高馬尾拆開，梳順後重新綁起，如平常一樣綁

低。 

 

       微風將落葉捲起，育樂中心前的籃球場邊散落一堆落葉。彗星和朔澤坐在台階

上，望著璟寬離去的方向。 

     「妳剛才根本沒有按說好的來。」朔澤說。 

     「我發現和壞人聯手會良心不安。」彗星踩碎一片枯葉，「但你剛才的行動要不要

解釋一下？」 

       他露齒而笑，彗星小小揍他一拳。「其實和妳想的沒差多少，我想贏過彩潔，對

他是認真的。少掉的是為他們操心的部分，妳也看得出來他們都拉不下臉，我只不過

是讓他們有契機認清彼此。」他的眼睛望著籃球場的末端，像是沒有焦點般目光游

移。他坐的那層石階裂了一點縫隙，延伸至台階下的柏油路，至看不見的深處。 

     「那……反而答應你的我才是壞人。」 



8/8 

     「馬上倒戈的人才不能跟我比。」他搓亂她的頭髮，「今年耶誕舞會真好，所有人

都不得好死。」 

       戶外非常安靜，只聽見寒風在空中劃開的聲音。下午三點不再開放進場，因此工

作人員都離開門口，只剩下他們獨自坐在門口台階。 

 

       接近夜晚，校園牆外的街燈一個個亮起，是柔和的橘光。人群從育樂中心門口漸

漸流出，有些停留在籃球場聚集拍照，有些則是往校門口走去。學校沒有如外頭商家

的燈飾，因此即使傍晚留有彩霞，舞會結束的學校還是陷入陰影，一側的樹叢在黑暗

中伸張枝葉更顯得詭譎。 

      璟寬和彗星先離開，剩下的兩人在校門口等父母接。 

     「這個綿羊是你的，對吧？」彩潔說。 

       在不遠處的情侶正牽著手依依不捨道別，像是永遠見不到一樣擁抱。 

     「又想開罵？」他連忙搖搖手。 

     「不是，我要謝謝你。」 

       還有道歉。彩潔知道他本來打算一輩子不說出口，卻因為她的問題讓他跟妹妹出

櫃。 

      校外人行道的方磚一路綿延至看不見的盡頭，原本顏色一致的灰磚被路燈照得一明

一暗。仔細一看，灰磚裡面有閃亮的碎片，被路燈直照的很明顯看得見。還有那些沒

被照亮的，沒被看見的。 


